
https://dqcm.net/
 

 

千篇访谈｜上海交大主任刘群彦：让科技落地生金

 

12月9日科技人物专访刘群彦，了解最新科技发展。（焦点访谈）：党的
二十大报告中强调，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、人才是第一资源、创
新是第一动力。作为创新要素最活跃的地方，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一度
受困于体制机制和市场对接困难，大量科技成果长期“藏在深闺人未识
”。随着一系列政策法规逐步落实，这个难题正逐步得到破解，如何进
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，让更多创新成果更快走出实验室，转化为现实
生产力，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正积极作为。

汽车发动机为汽车提供动力，被称为汽车的“心脏”。在上海通用汽车
的工厂，生产发动机零件的高端数控机床，对工艺性能要求极高。

上海通用汽车动力总成制造工程设备开发工程经理张应淳：“定位精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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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要求达到微米级，一个成年人的头发丝大概80微米，意味着我们在
头发丝1%尺寸的维度下进行精密加工。”

尽管我国的汽车产量和销售量都全球领先，但长期以来，由于技术要求
较高，在由发动机等核心部件组成的汽车动力总成这个生产领域，高端
数控机床大多依赖进口，这也成为我国高端制造装备“卡脖子”问题之
一。如今，这一现状正在被改变。今年8月，经过一年多的试用后，上海
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国产化高端数控机床，在上海通用汽车的
工厂开始规模投入使用。

国产化数控机床的应用不仅成本更低，在当今国际形势多变的背景下，
还大大减轻了纯粹依靠进口设备可能面临的风险。而汽车生产领域的这
个关键性突破，正是上海交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结果。

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罗磊：“首先让我们的初创团队，
能够合法地从学校获取知识产权，在我们的创业公司里面进行成果转化
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2017年，针对前面提到的“卡脖子”问题，上海交通大学启动专项，收
集校内科研人员相应成果，并支持转化。罗磊等6人研发的15项知识产权
进入其中。学校决定支持他们创业办公司，对成果进行工程验证。而这
时，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：公司要成立的核心技术基础——15项科研成
果的产权，却并不完全属于科研人员自己。

上海交大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中心主任刘群彦：“从
事业单位国资管理条例，还有无形资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讲，学校承
担国家资助的项目，产生的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归学校，由学校代表国家
持有。”

学校科研成果属于国有资产，要求保值增值，但成果转化却并不一定能
成功。这种风险成了困扰科研人员的“绳索”，很长时间内，都导致了
典型的“三不现象”，即不愿转、不敢转、不能转。

刘群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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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“科技成果不转化，才是最大的损失。焦点问题是怎么把科技成果属
于学校的部分权利转让给老师，让老师去创业。”

此种情况下，上海交大决定探索一种新的方式——赋权。把15项科研成
果的所有权通过协议方式，作价262.5万元，学校占四成，科研人员占六
成，科研人员把学校那部分产权买下，就拿到了科研成果的全部产权，
就可以投入到创业公司，吸引社会资本，进行成果转化。

刘群彦
：“赋权政策实际上是允许采用所有权激励方式，把部分成果所有权转
让给科研人员，由科研人员享有科技成果的全部所有权。”

就这样，通过赋权，科研成果转化走出了最关键的一步，上海交大智邦
科技有限公司得以成立。以公司为平台联合各方资源，原始的科研成果
一步步实现了工程化验证，成为了影响汽车行业的真正产品。同时，因
为产权清晰，公司将来也可以放心谋求上市等发展新机会。

为了从根本上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、创业热情，2020年2月，中央全面深
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《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
用权试点实施方案》，随后，在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40家高等院校
和科研机构，开展赋权改革试点。

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武思宏：“相关数据显示，通过赋权改革实
施，这40家单位登记的科技成果技术合同的交易额达到了218亿元，同比
增长了28%。这样的数据可以充分显示，通过赋权改革，极大地激发了
科研人员创新、创业的活力。”

科研人员通过创业，在自己的公司实现科研成果转化的毕竟是少数。从
技术层面来说，科研成果大多产生于实验室，偏理论，是个“生果子”
，但企业面对的是市场，需要上来就能规模化生产的“熟果子”。从实
验室到市场的这个中间阶段，对于技术的成熟至关重要，但也最难，被
称为转化的“死亡之谷”。

武思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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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“从实验室阶段到工程化，批量小试这样一个阶段，在这个阶段过程
中，我们的成果可能面临着缺资金、缺技术、缺人才的困境，不可避免
要跨越‘死亡之谷’。”

在科研成果转化链条中，作为技术供给端的科研机构和人员面临困境，
而另一端，也就是需求端，其中大多数是中小企业，也面临着自身技术
研发受限的尴尬。

隆达公司是江苏无锡市的一家民营企业，原本从事铜加工，近年来，转
换赛道进入新材料领域。新领域需要新技术，自己研发一个是成本高，
另一个时间慢。技术跟不上，经营风险就很大。

此种情况下，隆达公司找到了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。因为是发展的“
真需求”，企业自然“真出资”。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与江苏隆达成
立联合创新中心。以中心为依托打造转化平台。一边对接产业需求，另
一边除了下属研究所，还联合相关领域的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创新
联合体，针对产业需求的新技术精准研发。众多科研成果汇集后，还搭
建了中试平台，在上面反复进行工程化、小批量精准验证。

精准研发、精准验证，现在，江苏隆达的生产线已经用上了新技术。目
前，搭建平台以产业为导向，打通创新成果同产业的对接链，在制造装
备、先进材料、生物医药、信息技术和能源环保等领域，江苏省产业技
术研究院仅在江苏省内，就已经与200多家龙头企业建立了联合创新中心
，与国内6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，向市场转移、转
化技术成果7000多项。

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：“中试平台既是研究所的研发平台，
又是高校老师成果的转化平台，也是企业进行最终规模产业化的中试平
台。”

一头是科研机构，一头是市场，不仅在技术层面要经过专业反复验证，
作为一项系统工程，科研成果转化还有很多专业的事必须要做。比如说
转化前要和所在单位打交道，要了解国资管理、知识产权等相关政策法
规；转化后，要市场推广，乃至投融资等。而这些，对专业能力要求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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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，一旦处理不当，甚至会带来很大的风险，也是大多数科研人员的“
弱项”。

此前，在我国由于很多高校院所受制于编制的局限，用人不灵活，缺少
专业的转移机构和队伍，一度成为制约转化的“瓶颈”。现在，这个问
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。

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刘金旭，主持了10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，成
果多、实用性强，很多企业都很感兴趣。成果要转化，什么样的方式最
合适？基于刘金旭的特点，学校技术转移中心给出了专业化的建议。

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陈柏强：“他在创新成果产出的高峰时
期，直接创办企业并不是一个最佳选项，我们跟他设计了技术许可，通
过对方支付一定的入门费，我们把相关的技术许可对方企业来实施，然
后根据产值进行提成。”

专业建议基于的是专业的服务水平。2015年，新修订的《促进科技成果
转化法》正式实施，明确指出：高等院校应当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管
理、组织和协调，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。2016年初，北京理工大学成
立了技术转移中心，同时创新性注册了技术转移有限公司。

中心和公司“一套人马、两块牌子”，采取市场化运营。依托公司，人
员自招、工资自发，成果转化成功后，收益的10％可以作为机构经费。
灵活的用人机制下，包括技术、知识产权、投融资、合规风控、项目推
广等20多名技术经理人被招聘到这里，他们的收入也与业绩直接挂钩。

“管理”变“服务”，原来的科研人员带着项目找学校，变成了转移机
构主动深入院系找项目。学校报批、成果路演、与合作单位洽谈，乃至
公司成立后的知识产权布局、上市准备等等，在北京理工大学专业的机
构和技术经理人，为科技成果转化可以提供全流程的专业服务。

科技创新需要制度创新的协同。赋权激励、产研结合、专业服务，在多
方探索下，一条条科研成果转化的“绳索”被去除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
出，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，强化目标导向，提高科技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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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化和产业化水平。这为科技成果转化怎么更“顺”、更“准”明确了
方向。在这个总思路的指引下，相信会有更多的制度创新，助力更多的
来自学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，在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中“开花结果”
。

本文链接：https://dqcm.net/zixun/1670560268215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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